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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角

故事

《体验高温下的劳动者》系列报道之二

建设公路上晒干的身影 发型老师赛手艺
输家罚跪太夸张

本报讯 记者李娉报道：7月31日，在温泉某美
发店上班的镇明有些不甘心，更有些难过，因为在头
一天的手艺比赛中不幸成为最后一名，他要接受的惩
罚竟然是：跪地为第一名洗脚……

镇明所在的美发店，是全省连锁分店，因为要适
应激烈的竞争，发型师们除了要不时外出学习充电，
平时还经常参加店内举行的手艺比赛。比赛一贯奖
惩分明，有时惩罚力度会有点大，比如罚输者当月部
分奖金，或者让输者下班后独自训练三个小时，但这
都还属于大家伙儿能接受的范围。

“可是这次，不晓得是哪位高人出的点子，竟然让
输的人给赢的人洗脚，还得跪着洗！”镇明说，技不如
人，输了比赛接受惩罚是应该的，但除了跪拜去世的
老人，自己从小到大从没下跪过，“洗脚也就算了，要
下跪，总感觉有些侮辱人格。”

但是店老板认为，下跪的目的，只是为了让店员
学会放下架子，“服务行业的人，必须彻底放下自我，
才能真正做好服务。”

记者感言：谁能想到，打扮前卫、外表光鲜的发型
师们，私底下竟要承受“下跪洗脚”这样的惩罚！只能感
叹：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现代社会，哪行哪业都不容易。

小孩生病乱阵脚
邻居帮忙解危险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我真是很幸福，有这
么一个好邻居。”近日，家住温泉茶花路大地小区的刘
女士，见人就夸她的好邻居周姐。

1日，刘女士的丈夫出差，她一人在家带孩子。傍
晚，2岁多的孩子突然发起高烧，手脚抽搐。刘女士从
来没有见过孩子这样，当即吓傻了。恰巧，门铃响起，
楼上的周姐过来串门。

周姐见状，一把接过孩子，迅速拿块毛巾塞进孩
子嘴里，再将孩子平放在床上，用拇指按压人中。见
孩子慢慢安静下来，周姐拿掉毛巾，并交待刘女士，如
有呕吐，让孩子的头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误入气管。

随后，周姐又迅速买了退热药，并每过三个小时，
就帮孩子量一次体温。两人彻夜未眠，孩子终于转危为
安。第二天，周姐又陪着刘女士带着孩子去了医院。

据介绍，周姐住在刘女士家楼上，学过几年医，平
时两家人经常走动。自从刘女士家添丁后，周女士更
是热心，经常跑过来帮忙。

记者感言：远亲不如近邻。因此大家应该以和为
贵，多拥有几个好邻居。邻里间不仅平时要串门，关
键时刻还能挺身相助，这故事是邻里关系的好典范。

更改号码备注名
用时患上遗忘症

本报讯 记者王莉报道：“我把爸妈电话号码的
备注名更改了，现在却找不到他们的电话号码了。”3
日，说起自己的囧事，温泉女孩小玉连说自己傻。

原来，小玉听说有些人的手机掉了，被不法分子
利用，给亲人发短信骗钱。为了防止自己不小心掉手
机后家人被骗，小玉想到了一个妙计：

把妈妈的手机号码备注名改成“李爱云”，把爸爸
的手机号码备注名改成“大国”。如此一来，即使自己
手机掉了，别人想骗钱，按照这个称呼发信息，爸妈一
看就知道是骗子。

但是，一段时间没联系，麻烦就来了。
前段时间，小玉的手机显示一通来电，显示名称

为“李爱云”。小玉拿起电话，在脑海里搜寻个遍：谁
是李爱云？一番思想斗争结束后，小玉还是接了电
话，一听到对方熟悉的声音，小玉才知道这个号码是
妈妈的。

这不，前几天，小玉想打电话给爸爸，却发现手机
里并没有存“爸爸”。一番回想后，小玉才想起来，其
实“大国”就是爸爸。

记者感言：小玉这种“防人之心不可无”的心态和
做法是对的，但从侧面也反映出，小玉和父母联系得
太少，这才导致记忆不深。子女是父母永远的牵挂，
小玉该多多跟他们联系才对。

头顶炎炎烈日，脚踏冒火沥青，眼睛被烤出红
血丝，身上汗水从未干过，手上的工具 烫手。高温
天气里，划线工陈克贵与其他修路工人仍坚守在一
线。

上午9点多，记者跟随陈克贵，拿着划线工具，
体验他的工作。今年60岁的陈克贵是施工现场年
纪最大的工人，他做划线工作已有30年。

一上公路，一股难闻的气味夹杂着热浪迎面袭
来。最不适应的是眼睛，睁不开，好不容易睁开了又
想马上闭上。随着温度升高，热浪从脚底上升至头
顶，隔着厚厚的衣服，身上的皮肤被晒得隐隐作痛，
汗水滴在公路上，能听见丝丝响声。

一脸淡定的陈克贵带着有些晕眩的记者，将一
圈胶管铺设在公路作为辅线，再用铁锹沿胶管均匀
倒下白色的石灰粉。完成公路右边的划线工作，记
者去收胶管，胶管出奇地烫手，以至于刚捡起又丢
下。陈克贵递过一双手套，记者才将胶管拾起。

经过半个小时的划线工作，陈克贵灰褐色的脸

上早已大汗淋漓，衣服也早已湿透。
“上晒下烤，正面热，背面也热。人就这样被当

成肉夹馍夹在中间，不停烤着。”对于高温，陈克贵深
有感受。他告诉记者，在高温的公路上作业，除了晒
伤身体，还会有沥青导致的烫伤。“每年夏天免不了
要脱掉一层皮。”

完成划线任务后，陈克贵又加入到摊铺沥青的
工人队伍中。

高强度的工作，让陈克贵一天都没有什么味
口。每天只想吃几口菜，饿了就喝水填肚子。他说：

“回到家里，整个人都还冒着火，最幸福的事，就是能
喝一口老伴事先冰好的冰水。”

虽然修路工作很辛苦，时间长了也有了感情。
看到一条条平整的道路修起来，觉得汗水没有白
流。他说：“只要身体还硬朗，就要继续修路。”

午饭后，坐在路边的土堆上，靠在路边的小树
旁，陈克贵和工友们能休息一下。下午两点后，他们
又将继续在高温下作业。

划线工陈克贵：

上晒下烤烤成肉夹馍

烈日下，摊铺机边走边吐出滚烫的沥青，摊铺在
路上，地面上立即升腾起股股热浪。

紧随其后，54岁的摊铺工陈海林和工友们挥舞
着铁锹，顶着刺鼻的气味，给机器摊铺不均的路面填
补沥青，修整边线。

记者站在刚刚撒下的沥青边缘地段，一股热流
从脚底上蹿，感觉整个人像在蒸笼里被蒸煮，热得眼
冒金星。

然而，陈海林跟工友们拿着铁锹，不断地铺摊沥
青。“填补沥青就要趁热，沥青温度一低，就定型了，
影响道路的平整。”陈海林抖了抖粘在鞋底的沥青，
一旦沥青黏在鞋底上，重得脚都抬不起来。

看记者站在沥青的边缘，陈海林大声喊道：“离
远点，小心烫着。”原来，沥青刚出卡车的温度最低有
110℃，普通的鞋子踩在上面，很快就会被融化。陈
海林指着自己的解放鞋说，“一定要穿这样的厚胶底
鞋。”尽管鞋是胶底的，但鞋底花纹都烫平了。

陈海林是咸安双溪人，当沥青摊铺工已经 8

年。在这8年时间里，他的脚板、腿部都被烫伤过。
“有次穿的鞋子不对，脚板马上起了几个泡，在家休
养三天才好。”平时，小腿上、手上被溅起的沥青灼
伤，也是常有的事。

临近中午，沥青摊铺即将告一段落，陈海林走到
满是灰尘的路边，猛灌了一口水。“每天要喝近十瓶
矿泉水。”不过，陈海林与工友们却很少上厕所，喝再
多的水也没用，“全是汗，流光了”。

“中午你们在哪吃饭休息呢？”记者问。陈海林
指着满是灰尘、有零星树荫的路边说，就在路边吃
饭，吃完了，就在树荫下休息。“这条路的环境还是咸
安最好的，以前修咸潘线时，道路旁没一棵树，坐在
水泥板上，在烈日下眯一下。”

环境这么艰苦，陈海林却从没想过要换一份
工作，或是出去打工。他解释，儿子还在上大学，
学费生活费不便宜，加上家里还有70岁母亲要照
料，只得在离家近的地方找份工作，既能赚钱，还
能顾家。

摊铺工陈海林：

鞋底花纹都被烫平了

脚下是150℃以上高温的沥青，头顶是散发高
温的大太阳，驾驶室两侧的铁架扶手烫手，耳边是
巨大的轰隆声。

驾驶员金亚宏开着摊铺机缓缓前行。他今年
26岁，开摊铺机已有6年。

当日上午9点，记者爬上摊铺机驾驶室。一上
去，一股刺鼻的气味袭来，伴随着一股热浪呛得记
者直反胃。看着记者用手捂着鼻子，金亚宏笑着
说：“我已经习惯闻这味了。”

在驾驶室站了不到十分钟，记者就汗流满面，
脚底也火辣辣地烫，不得不时时抬一抬脚。金亚宏
笑着说：“烫脚吧？这个底板都能煎鸡蛋了。”

“你摸摸这里。”金亚宏指着驾驶室旁的扶手
说。记者伸手一摸，好烫手。“怎么这么烫？”记者
问。“沥青进了料斗，由链条输送到座位底下再摊铺
开，也就是沥青都在座位底下呢。”金亚宏说，地面
上沥青的温度150℃以上，而驾驶室的温度至少
50℃。

在与金亚宏的交流中，因温度高和味道难闻，

记者隔几分钟就被呛得说不出话。金亚宏却说，这
个点的温度还算好的，下午温度更高，味道更难闻，
身体更难受。

施工道路上共有三名摊铺机驾驶员，一辆摊铺
机。三个人轮番操作，上午每两个小时换一个人，
下午每一个小时换一个人。“时间长了，就会胸闷。”
金亚宏说。

即便如此，他们觉得这算是很幸福的了。他们
最害怕的是机器出现故障。一旦出现故障，他们就
要停工维修。那时候，机器上零件的温度过高，一不
小心就会烫伤。2日，这台摊铺机突然出现问题，金
亚宏和工友们从上午11点，一直维修到下午2点。

“我们特别喜欢阴天有风的天气，这种天气干
活很舒服，可铺沥青就是需要高温，我们的工作往
往都是晴天在干。”金亚宏说，现在，他们每天早上
七点开工，晚上八点收工。

半个小时后，一段20米的道路铺设结束，记者
走下摊铺机，觉得脚底好似被烫伤了一样疼。而金
亚宏还在这样的温度下，继续专注地工作着。

摊铺机驾驶员金亚宏：

脚下是150℃的高温沥青

轰隆隆……伴随着压路机的震动，记者站立的
地面已经开始抖动。

攀上两米多的压路机驾驶室，因为驾驶室没有
空调，记者有种“室内比室外热很多”的感受。28岁
的咸安小伙子闵落，是这台重13吨、宽2.2米的双钢
轮压路机的驾驶员。

只见闵落先前行一段，再倒车行驶一段，如此
来来回回，才能将刚刚摊铺的沥青压实。

压路机震动的噪音大，开起来有一种地动山摇
的感觉。蹲坐在驾驶座旁边的工具箱上，阳光直晒
在身上。隔着衣服，记者能感觉到阳光炙烤的刺
痛，从毛孔里渗出的汗珠迅速集结往下落；脸上的
汗珠从眼皮、嘴唇上往下淌。

让记者诧异的是，同样坐在旁边接受骄阳炙烤
的闵落，扶着方向盘、因常年被炙烤而变成棕红色
皮肤的手臂，才冒着微微汗意。

看着如此鲜明的对比，闵落解释了一句：“我

开压路机3年了，越是高温，越好铺路，我都习惯
了。”

原来，铺沥青也看天气，像现在这样的高温天
气，比较适合铺沥青路，而且铺的效果比较好。

为了让路面平整，压路机需要对刚铺设的沥青
来回反复碾压，不能停歇。而压路机往往跟随着摊
铺机作业，因此，哪怕压路机驾驶室里安装了简易
电风扇，驾驶室也会被摊铺机刚刚铺设的沥青带来
的热浪和室外的骄阳烘得火热。

闵落告诉记者，一辆压路机一天来回200公里，
从上车到下车，不是一上午就是一下午，除非压路
机要加水，否则，他们就一直“孤单”地呆在这不到
一平米的狭小驾驶室内。

“有人说太阳底下温度高，在我看来，即使在太
阳底下晒太阳，都比在驾驶室凉快。对于我们压路
机驾驶员来说，下车就是纳凉。”闵落说着，又认真
投入到操作压路机去了。

压路机驾驶员闵落：

汗珠从嘴唇往下淌

陈克贵

陈海林

金亚宏

闵落

体验时间：8月4日上午9时至11时30分
体验地点：沿横线袁铺村路段
体验岗位：划线工、摊铺机驾驶员、摊铺工、压
路机驾驶员

小区上演“蛇出没”
原是误入“来纳凉”

本报讯 记者王远远报道：“吓死我了，竟然在小区
楼下‘邂逅’一条蛇！”1日晚上，家住温泉一小区的市民
李曦后怕不已，称自己一直到家里“心还在砰砰直跳”。

李曦开了一家服装店，每天晚上回到家就已经10
点多了。当天晚上，李曦跟往常一样回家，到楼下发现
楼栋的感应灯坏了。她并未放在心上，抹黑朝电梯走
去。快到电梯口的时候，一条黑影绕着李曦的脚边窜了
出去。“不会是老鼠吧？”李曦一边想一边去开电梯。

电梯门开的一瞬间，李曦回头一看，腿都软了：“妈
呀！竟然是一条蛇！足足有1米5长！”回到家，李曦跟
老公讲了这件事，还在后怕：“幸好刚才没有踩到它。”

蛇怎么会跑到居民楼里？负一楼是架空层，该不
会是蛇在里面做窝吧？李曦老公立马打电话给物业
公司，请他们尽快查看一下，以免有人被蛇伤到。经
过物业工作人员仔细查看，并未发现蛇的踪迹。

“后来有个医生朋友告诉我，天气太热，蛇误入居民
楼纳凉来了。”李曦说，但愿这样惊悚的遭遇不再发生。

记者感言：现实版的“蛇出没”，竟然在居民小区
上演，想来确实令人胆寒。市民得注意，尽量不到草
丛、树林里面玩耍。惹不起咱躲得起，一旦遇到了蛇，
切莫主动挑衅，绕着点为妙。

文/记者 朱亚平 马 丽 赵晓丽 王 莉
图/记者 夏正锋 通讯员 陈蓉娟

可敬的“习惯了”
当从刚铺好的沥青路面旁经过时，我们听到地面上传

来“噼噼啪啪”的声音。这声音让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情景：
水滴进油锅里炸开四溅，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

在太阳的炙烤下，沥青的温度可以达到150℃以上，而
在高温下摊铺沥青的修路工人们，仿佛置身于一个大“油
锅”，一不小心就会被烫伤。

但修路工人们依然坚守岗位，挥汗如雨，“热”情不减。
他们中年龄最大的已有六旬，年龄最小的20出头。问一句：

“顶着高温工作，身体受得了吗？”回答是“没事，习惯了”。
“习惯了”，简单的三个字，却包含着无数艰辛与汗水，

也包含着无数责任与坚守。这样的“习惯了”不仅仅是把这
份工作当作谋生的手段，更是对“爱岗敬业”价值观的最好
诠释。他们的职业素养，值得我们每个人为之点赞。

“习惯了”不是什么豪言壮语，却是脚踏实地苦干。正
是因为这种无畏坚守，才有了道路的畅通，才有了生活的日
新月异。他们理应得到全社会的敬佩和关爱。

一句“辛苦了”，不足以表达我们的敬重和感激。我们
要做的是在赞美他们职业精神的同时，更多地关心他们的
身体健康。高温补贴是否执行，防暑降温措施是否到位。
在今后的生活，也要更多地尊重他们的劳动果实。

唯有对高温下劳动者的坚守，予以同样热度的回报，才
能让劳动和劳动者的价值得到最真实的体现。


